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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当天，烟台东口码头，不少市民买海鲜过节。 本报记者 李静 发自烟台

A06

中秋节的上午，我打了九
个电话。远在深圳工作的二妹，
远在兰州读研的三妹，在江西
老家的父母、舅舅、姑姑们，还
有姑家那些较小年纪就离乡外
出打工的表弟表妹。九个电话
拨至天南地北，在天南地北的
我们靠着这根细细的电话线
及电话里的问候，带着深深思
念，共度此佳节。

电话那头，父母的声音没
有多大变化，但我脑海中却浮
现出他们日益变白的双鬓和
日渐苍老的面孔。“在外要吃
好点”、“出门注意安全”、“我
们都很好，你不要挂念”……每

次电话末了，总少不了父母这
几句叮嘱。每次听到这，我的鼻
子就会泛酸。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
子女能留在父母身边，一家人
其乐融融，固然是多数人的理
想状态，但现实中，为念书，为
工作，为发展，我们却又有太
多的无奈。

山东青岛，江西莲花，我
的工作地点离家乡足足有
1500公里。如今虽说交通发
达，但现实的遭遇让我们无法
脱身，回家需要物质基础，更
需要时间和精力。每次年初与
家人分别，来年年底才能相

见，一年回家两次竟成了奢
侈。一年中，最让我期盼的就
是过年，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不过，小时候期盼是因为过年
有新衣服穿，有好东西吃，而
如今的期盼，是能让我暂时放
下一切工作，回到久别的故
土，陪伴思念已久的亲人。

在外漂泊的时间长了，听
的故事多了，对父母的爱、对家
乡的情更有一种独特的情愫。

“寸草心”难报“三春晖”，父母
对子女的爱与子女对父母的爱
永远难画等号。在外漂泊的游
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父母身体
健康，平安快乐。

本报记者 王明婧 发自德州

中秋前半个月，妈妈因急性
肾炎住进德州一家医院。病房内
还住了另外两人，靠门的一侧是
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我妈一
见如故，常被我妈逗得直乐。临
近中秋前两天，医生通知她可以
出院了，谁知老太太不肯走。医
生再三追问下，老太太才道出实
情：“回家空落落的，还不如医院
热闹。”老太太的儿女多在外地，
少有回家。老太太的一句话，让大
家都沉默了。

不想出院

只因回家清冷

8日，在德州火车站内上演着一
幕幕离别。不少在外地工作、求学者
不得不在中秋节当天结束假期踏上
返程。

本报记者 马志勇 发自德州

又要说再见

8日，滨州市儿童（社会）福利院
的孩子、孤寡老人和工作人员一起
过节，不孤单。

本报记者 刘哲 发自滨州

我们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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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一到，姥姥就忙
活起来了，她坚持要生火用
地锅炖鲤鱼给孩子们吃。她
教育子孙的道理很多都是从
小处开始的，比如餐桌。

一大家人吃饭聊天，表
妹月月不喜欢吃香菜，悄悄
把鱼汤里的香菜佐料挑了出
来。姥姥看了一会儿说话了，

“月月呀，人啊酸甜苦辣都要
吃，不能因为不想吃就不吃，
就跟人这一辈子一样，有顺
的时候也有逆的时候，都得
过，不能因为苦因为难，就不
往前走了。”我瞬间觉得老太

太就是本书啊，充满智慧，人
生道理可以通过吃饭的小事
情说得通俗易懂。

姥姥出生的那年抗日战
争打响，她18岁开始工作。妈
妈作为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在1959年，赶上三年大饥荒。
上世纪60年代的动荡，姥姥很
不舍地烧毁了自己多份证件，
从此姥爷一个人在课堂，姥姥
彻底回归家庭，六个舅舅陆续
来到这个大家庭。孩子嗷嗷待
哺，姥姥的教育就从餐桌上开
始了，吃的东西先送给老人
吃，然后是最小的孩子，剩下

的分着吃，这是姥姥的尊老爱
幼之道；在那个贫穷年代，需
要将榆钱树皮磨成粉做饭吃，
她还是会把吃的分给更困难
的邻居，这是姥姥的乐善好施
之道；日子越过越好，早已不
再为吃喝犯愁，姥姥家的营养
品堆积了很多，她还是喜欢吃
粗茶淡饭，见不得浪费，这是
姥姥的节俭之道。

如今，七个孩子个个出
息，在村子里姥姥也颇有威
望。她老人家的智慧不只在
餐桌上，而是体现在生活的
点滴之间。

姥姥姥姥的的教教育育从从餐餐桌桌上上开开始始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发自济南

秋天了，你离开家乡多久了。
秋天，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有

清爽的风，温暖的阳。有中秋，有
月圆，有这世世代代企盼的丰收
与团圆。在这斑斓的尘世里，我们
如同匆匆行者，而中秋的月，赋予
了太多主观的情感，仿佛还是昨
夜，它只是一弯浅浅的上弦，而今
天，已经是漫漫的清辉。在这里，
你是归人还是过客，也许已经不
再那么重要，因为，这一份情思无
论在眼前还是遥远的天外，在今
夜，在月圆的中秋，终归应有一份
美满。

身在远方

难解乡愁

游游子子的的牵牵挂挂是是一一根根电电话话线线

又是一年团聚日。对于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人来说，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寄托着异乡客与亲人的思念。无论
在天南地北，一句问候诉说着多少牵挂。

本报记者 李珍梅 发自青岛

本报记者 李娜 发自烟台

梦梦中中布布景景，，都都是是回回家家那那条条路路

“要不要叫她起来？”“再让
她睡一会儿吧，天还早。”在家
的早晨，室内暗淡的光线中，睡
意蒙眬的我听到这样的对话，
总会格外心安与踏实。

这个中秋，是工作后的第
一次回家，毕业之后，离家近
了，对家的思念却未曾变淡。
在每个失眠的晚上，每个彷徨

无助的瞬间，总是有想回家的
冲动。多少次梦里的布景，都
是回家的那条路。可相聚有
时，离别亦有期，与母亲聊完
家常，与父亲讨论过时事，吃
过最美味的家常菜，踏过一条
条熟悉的街巷，又要启程去远
方。曾经想过一直待在父母身
边，不求安逸，只为少些牵挂

与担忧，他们亦如此。
而今一人在远方过起完

全独立的生活，哀怒烦恼也
不愿轻易在电话里与他们言
说，只好如此劝诫自己：我们
的每次返程，都是向梦想的
启程，而我的梦想，与很多人
一样，就是能拥有更美好的
生活与更完美的自己。

本报见习记者 于悦 发自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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